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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残鸟雀”说起














秘鲁大学校长：实践“真善忍”美德教育更重要





图：六月二十八日，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发布会上。





苏轼在他的《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中说，他小时候，家里有满庭院的竹柏杂花，很多鸟在上面筑巢。他的母亲武阳君（苏轼母亲的封号）讨厌杀生，因此，全家人都不捕鸟雀。于是几年间，鸟都在低枝上筑巢，人低头就可以看得到刚出生的小鸟。四、五只桐花凤（鸟名，躯体象鹦鹉而略小，羽毛五色而绿色为多，性情驯服,羽毛珍贵稀奇）翔集其间，一点也不怕人。邻居见了这个景象，认为稀罕。


掩卷而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万物都有求生的本能。鸟儿们也会观察和寻找安全的栖息之地。正所谓“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啊。仔细想想，这样的恩及鸟雀之家，怎么能不是人才辈出的呢？苏轼家在同时代就出了三位大文学家，可见“积善人家，必有余庆”（《易经》）其言不虚也。


想必苏母的“不残鸟雀”，完全是出于善良的天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讲天人合一，就有仁爱的传统，虽然不都象苏轼家那样，但几千年以来大家爱护鸟类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近代。


1958年，中共说麻雀是四害之一，专门发文件命令大家消灭麻雀……于是城市大街小巷、农村漫山遍野都是消灭麻雀的人，用弹弓打、用诱饵毒、用网罗捕、追逐的、高声呼喊吓唬的，麻雀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尸体一堆一堆的。在这种狂潮之中，其它的鸟类也难逃厄运。人们成群结队地连夜去抓、去打，以为革命，视为进步。


鸟儿们几乎要被虐杀殆尽了。更为恐怖的是，“麻雀是害虫”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为这是“党说的”，“党叫干啥就干啥”，于是我们那时候经常自发地去捣鸟窝、甩鸟蛋、杀幼雏。我自己在好多年后才确信，麻雀根本就不是什么害虫，但是悔之晚矣。


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转法轮》书中说：“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对炼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炼功人不能杀生。不管是佛家、道家、奇门功法，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的很绝对，都不能杀生，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杀生后出现的问题太大了，我们得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我明白了不能杀生的深层道理。


此前许多年来,我诸事坎坷、疾病缠身（特别是奇痒无比的皮肤病），想来也是自己造下的许多罪业所致。学法轮功后全身的疾病才不药而愈。


回头看来，盲从“党”的谎言，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没有好结果。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又抛出“自焚”、“自杀”、“搞政治”等谎言。然而这些谎言对于看过法轮功书的人、明真相的人，从中看到的只是中共的邪恶。


其实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按照“真、善、忍”做人何罪之有？再看看“炼功就能夺权”的说法，数尽共产党所有的夺取政权的“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秋收暴动，哪一个是与炼功有关呢？修炼人对政治政权没有丝毫兴趣，他们珍惜和慈悲生命，所以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把“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天理告诉给人，真心诚意地希望人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善良的心态和美好的未来。（文／清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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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香港亚视报道了前中共头目江泽民死亡的消息，不论江××是已经死亡，还是尚在苟延残喘，举国欢庆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倡议全国民众都买鞭炮、放鞭炮，庆祝这个恶贯满盈的政治流氓的灭亡。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嫉妒和权欲的驱使下，江××和中共邪党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利用电视、报纸、电台等媒体，疯狂地污蔑教人向善的法轮功，诋毁“真善忍”，并且下达邪恶指令，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这场极其凶残的迫害一直延续到今天，造成至少342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仅仅是突破中共层层封锁传出来的案例。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居无定所，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友和同事受到株连迫害。


在过去十二年的时间里，即使遭受残酷的迫害，广大法轮功学员仍然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已传播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各界的褒奖和赞誉。而江××及其同伙则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在多个国家起诉。


江××这个政治流氓已经恶贯满盈，任何一个生命造下的罪孽，都不会一死了之。江死后，除了在人间永远受到民众的唾骂，在地狱也将永远地痛苦偿还其滔天的罪恶。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应该欢庆这个凶残无耻的邪恶之徒的灭亡。（文/飞鸣）◇








七月二日晚，“世界管乐年会”在台湾开幕，台湾天国乐团经过大会司令台时，嘉义市体育场内欢声雷动，司仪高呼欢迎天国乐团进场，并说：法轮功为社会带来身心的健康。 


“世界管乐年会”是由“世界管乐协会”发起的国际性音乐活动，台湾嘉义市是继日本、新加坡之后，第三个被选定举办的亚洲城市。嘉义市政府特邀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演出。总统马英九、副总统萧万长、立法院长王金平参加了活动并致词。


近日，世界各地的天国乐团在各国的庆祝游行活动中，以庄严神圣的演奏、清新祥和的风貌，赢得民众和主办单位的赞誉。在七月一日的加拿大日和七月四日的美国独立日庆典中，天国乐团的精彩演出获中西观众赞叹。六月二十九日，澳洲悉尼天国乐团获布莱克镇市政府颁发的乐团冠军奖，在西悉尼最大的社区节日庆典中，天国乐团受邀引领五十五个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市政府宣布：明年的游行由法轮功团体再度领队。◇ 








新唐人亚太台信号来自中新1号卫星，经度88。本振频率：05150，用GCF—2900A 高频头：下行频率：03679；用GCF—2007


高频头：03689。符号率：03000。极化方式：垂直，零刻度指向5.25 点钟位置。水平，零刻度指向2 点钟位置。





买鞭炮　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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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百人组成的台湾天国乐团应邀在“世界管乐年会”系列活动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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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群众上不择手段，使用酷刑至少达40种以上，施用对象中妇女和老人占相当比例，令人发指。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12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42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遍布全国。上图为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部分酷刑。








文／大陆大法弟子　于清











《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发行





（明慧记者周容台湾报导）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日前在台湾正式出版，这份收录了五十二种不同证据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不但确实存在而且仍在继续，实际情况令人忧心。


为揭露并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两位作者，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与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专程访台一周，希望透过《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中文版发行，让民众更清楚认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起站出来终结“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二零零六年起，乔高和麦塔斯接受“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之请，独立展开调查，在取证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多方数据的对比和调查访谈，完成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至今


已被翻译成十八种语言。


据调查报告显示，在迫害法轮功的高峰时期，在中国被施以酷刑的对象，有三分之二是法轮功学员，全中国劳教所内关


押的有一半是法轮功学员。乔高说，自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器官，包括肾脏、肝脏、眼角膜和心脏，被盗取并高价出售，卖给需要移植器官的外国人。


中共利用宣传煽动仇恨，抹黑法轮功，使那些听信当局说法的医生敢于肆意屠杀而不觉内疚。


大卫•麦塔斯说，二零一零年三月，中共首次器官捐赠系统启动，但是根据中国新闻报导，全国一年只有三十七个自愿捐赠。麦塔斯表示，中共对外宣称这些移植的器官来自死刑犯，但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七年，中国被处决的死刑犯数量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三，但器官移植数量却没有相应减少，相反地，二零零八年的肝移植数量甚至回升到历史的高水平。


大卫•乔高说，从二零零六年开始调查迄今，新的证据与证词不断出现，更多的证据显示，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还在持续增长。因为被执行死刑处决的人数持续下降，然而移植器官的数据却稳定增长。


因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人权暴行而获得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乔高与大卫•麦塔斯在台停留期间，巡回各地举办研讨会，引发台湾各界对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高度关切与广泛讨论。◇





“真善忍国际美展”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在秘鲁理工大学举办，理工大学校长恩里克·贝多亚先生观看美展后表示，作品反映出的真实性，使他心灵震撼和感动。他说：“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对社会、家庭和所有人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作为大学，对年轻人的教育不仅是技术上的教授，更重要的是实践“真善忍”美德教育。他无法容忍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他表示有责任把真相告诉所有认识的人。◇











“天国乐团”世界各地赢赞誉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杨建庆六月十六日上午被黑龙江省公安厅警察从单位绑架到五常市洗脑班迫害，遭酷刑折磨。 


杨建庆，四十七岁，是头胎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大庆第十二采油厂）职工，他按真、善、忍原则做人，为人谦和，做事勤恳。杨建庆被绑架到五常市洗脑班后，大庆头台油田机关经理办支部书记臧德全与经理办副主任李金文六月二十二日去五常洗脑班，希望杨建庆早日回单位上班，洗脑班以不放弃信仰为由拒不放人，五常洗脑班校长付延春及其成员要求杨建庆单位交两万元现金作为迫害资金。单位给交两万元后，又被变相勒索了三百元，不打借条（一般这笔钱都是从被迫害人员工资扣）。 


杨建庆曾是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通过学炼法轮大法，他变成了一个祥和、孝顺、不计个人得失、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人。杨建庆的母亲怎么也想不明白，好不容易法轮大法赐她一个孝顺的好儿子，这些当官的为什么非要把儿子转化回去。 


不堪回首的往事 


杨建庆的父亲很早去世，母亲带着他们四个儿女艰难度日。杨建庆聪明能干，学啥会啥，工作干的不错，但他自私暴躁，酒后常闹事，动辄拿刀乱砍。一次酒后，他将领导的讲话稿撕掉，又将电视、门、办公室物品都砸了。 


家里更是被他搞得鸡犬不宁。杨建庆在结婚前，经常和母亲闹，他让母亲跟妹妹说，让妹妹把工资交给家里留给他结婚用，等自己结婚后再让妹妹处对象。母亲觉得不在理，没和妹妹说，杨建庆就和母亲闹，把家里的录音机、暖瓶等都砸了，还拿刀威胁今天捅这个，明天捅那个，逼得母亲整天以泪洗面。虽然同住一个楼区，杨建庆两年多没登母亲的家门。 


修大法，浪子脱胎换骨 


一九九八年五月，杨建庆学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洗涤着杨建庆扭曲的心，他逐渐认识到，由于自己的自私、任性、蛮横，给母亲及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杨建庆痛悔不已，在离家两年零七个月后的一天，他手捧宝书《转法轮》，领着女儿，轻轻敲开母亲的家门，跪在母亲面前忏悔，要从新做个好儿子。 


从此，杨建庆按“真善忍”法理严格要求自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把以前拿公家的工具，如手钳、扳手等统统的从家中拿回单位，坐通勤车遇到车有故障时，就配合司机修理，哪怕没穿工作服，钻到车底下去也在所不辞。在工作中，他看到大家很辛苦，他就主动承担一些，并自行设计了一套工具设备，使大家的劳动强度大大的减轻。看到工人喝不上开水，就自己买了电水壶，看到大家经常骑自行车、摩托车，就把自己的打气筒拿出来公用。他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不计报酬。管理司机的工作是最不好干的，可他管理的井井有条，上下层关系处理的非常融洽。他实实在在的用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他的转变得到了公司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 


在家庭中，杨建庆遇事尽量为别人考虑，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是，脾气渐渐的改变，再也不打妻子、摔东西了，家里的铁盘子也渐渐换成瓷盘子。一九九八年底，他拿出五万元钱帮母亲买了新房。 


杨建庆由自私、暴躁的浪子变成了一个一心为他，祥和善良的好人，家庭和睦，工作关系融洽。他母亲经常讲：“法轮功好！没有法轮功就没有我儿子的今天。” 


洗脑班是迫害黑窝 


在中共“六一零”办公室（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黑龙江省“六一零”直接操控下，大庆石油公司“六一零”头子、所谓稳定办的刘希平向下属各单位层层施压，企图逼迫单位的全部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日上午，杨建庆被黑龙江省公安厅警察从工作岗位至五常洗脑班。 


五常洗脑班对外谎称“法制教育培训学校”，实质是私设公堂、利用酷刑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信仰的非法机构。五常洗脑班对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实行一室三人居住，其中一名是法轮功学员，其他两名是警察，二十四小时看守，法轮功学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五常洗脑班的所谓校长付彦春，不但是个害死自己妻子、还在逍遥法外的流氓恶棍，他还曾经参与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五常洗脑班被施以各种酷刑。 


黄维超、铁志杰等十名法轮功学员不久前就被劫持到五常洗脑班迫害。其中大庆采油十厂法轮功学员黄维超，四月八日被从单位劫持到五常洗脑班，他拒绝放弃信仰，恶徒付彦春劈头就给他两耳光，踹他两脚。当晚，他被双手反铐在暖气管上，站坐不能，只能保持半蹲的姿式，双腿又酸又痛，很快肿了起来，四个人轮流看着，整夜不允许他睡觉，逼他写“三书”，直到第二天清晨恶人才给他开手铐。后黄维超乘恶人熟睡之机跳窗走脱，流离失所至今。 


现在杨建庆也遭到同样迫害。据悉，杨建庆在五常洗脑班被酷刑折磨，身上有明显的伤痕，皮肤有擦伤，两只胳膊全都肿了，左侧肋骨内外都疼痛难忍。杨建庆的母亲怎么也想不明白，好不容易法轮大法赐她一个孝顺的好儿子，却被中共如此迫害。 








【明慧网】我十九岁入伍，从一名列兵到大校军官，追寻了半辈子，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如今七旬的我豁达、健康，充满了希望。


人性在黑暗中闪光


四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贫苦农家。父母善良淳朴，既照顾着自己的小家，又想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我们兄弟四个都被送到军营，弟弟在中越战争中伤残。


父母年轻时虔诚地敬信神佛，随着社会的风云变幻，他们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阴差阳错地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发现，那里找不到他们的人生理想，在天性的善良和中共政治运动的暴恶之间，他们冒着危险一次次地呵护着自己的良知。有一次，上级下令要处死一个倒卖驴马的经纪人，先把这个人扣上“坏人”的帽子，然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活埋的坑都挖好了，一帮人到他家抓人。


四十年代农村没有电灯，黑夜里，父亲假装抓错了人，紧紧抱住抓人的头目，使那个无辜的人在混乱中得以逃生。在党性和人性之间，父母的抉择艰难而冒险，以至于他们一直对这些暗中救人的故事守口如瓶，直到母亲去世前，才讲给我们。


我自幼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了与之完全相悖的党文化的浸染。上学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


七五年海城大地震，我所在的部队负责接待灾民。天灾面前，人类如此渺小，“与天斗、与地斗”只是狂言。我的军中任务是做所谓的思想工作，可是我发现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无法真正安抚人心，却让人远离理性，越来越会伪装。这里充斥着争权夺势、自私虚伪、道德沦丧。


寻遍西医、中医、气功


当年，不到三十岁的我成了一名年轻的政委，每天超负荷的工作，三十出头就疾病缠身。


一九七五年春，我开始出现眩晕，整天头昏，有气无力，有时走走路就心跳加速、冒汗，有名的军区医院也无法确诊。我还有神经衰弱、鼻窦炎、额窦炎，医生说额窦炎能引发大脑发炎，危及生命。那时我连上二楼都得拽着楼梯扶手。从此，病痛持续了二十多年，看了无数的西医、中医，军队医院、地方医院、名医，都束手无策。我暗自流泪：谁能救我？


八十年代气功风行，很多中央领导、老干部都在用气功治病。当时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等，都在公开推广气功。许多科学界人士也参与了对气功的研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表示，人体科学将会引发科学革命。当时，气功热在部队盛行，我和一名军报的记者一起去学了气功。


我发现，气功不是迷信，对身体健康确实有作用。我从此练了多种功，还成了地区气功协会的负责人。可是最后发现，很多气功门派的道德不高，甚至只为钱财名利。我想寻找最高层次的功法、找最高尚的师父。


心灵震撼


一九九六年一月，一个战友对我说：“我有一本气功书，是法轮功的，你看不看？”翻开《转法轮》，这本书的内容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震撼。我用了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看完书，书中教人走正路、重德，我一生不得其解的问题都明白了，按 “真、善、忍”去做，社会不就好了吗？人类不就得救了吗？我把书一合，说：“我可找到了！”


以前我成天迷糊得象喝醉酒似的，炼法轮功半个月，神经衰弱消失了，能睡觉了，头脑清醒了。以前中药喝了二十多年，能喝了几大缸，药壶熬漏了多少个，西药也吃了好几年，可是经常走走路就虚脱了。现在我走路轻松，骑上自行车试试，象飞一样。我有慢性结肠炎，炼功后感觉好了，吃个冰棍试试，什么反应也没有。我在心底欢呼：我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李洪志师父，您救了我的命，我无限感激您！我一定好好学，多传功，让更多的人受益！


从一九九六年学法轮功至今，我没吃过一片药，算起来，至少为国家节省了几十万元医药费。


修炼法轮功后，我不贪不占不走后门，下属说：“我们的政委正直正派，真不简单。”与我们合作工作的水利局领导，看到我处处按“真善忍”为人处事，说：“老政委，你是好人，我们佩服你！”一次，部队书记安排职务时，为安排谁去人大、谁去政协为难，我对他说：“不要为了这事难心，我不挑职务不计较地位，安排我去哪都行。”我以前给过他法轮功书籍，听我这么说，他感谢地说：“你太好了，有时间咱们切磋切磋！”


那时本地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在我工作的部队会议室举行，地区政协主席、人大领导现场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发言，有绝症痊愈、浪子回头、婆媳和好等等，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感人落泪。领导们感慨地说：“炼法轮功，身体好，道德好！”


良知的灯塔


法轮功的“真善忍”和中共的“假恶斗”意识形态不同，九九年七月，中共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我多次给中央、国家领导人写信，也找到我的战友、部下、上级，讲述法轮功利国利民的事实。我曾送给我地区大部份领导每人一本《转法轮》，迫害后，区长看到我说：“关键时刻，我们可没忘了你啊，给你说好话。”有的领导见到我，点点头说：“你送的书，我一直留着哪！”后来我送给副区长法轮功真相，副区长让我帮助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在部队这种高压部门，上面不许法轮功修炼者擅自去外地，部队的领导明真相后暗中保护，我一直来去自由。


我相信，人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良知的灯塔，当宇宙真理之光普照人间时，这些灯塔必然会重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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